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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方显长者范

今年 7 月初的一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石军先生告诉我，他与厉以宁先生、
艾丰先生正合作撰写并主编一套关于新型城
镇化的丛书，第二天，他们三位有一个讨论，
邀我也去听听。

第二天上午由于堵车，我晚到了十分钟，
他们三人已经在等我。艾丰先生是我的恩师，
石军先生也是多年的老友， 而厉先生是第一
次近距离接触， 所以我赶紧向老人家道歉：
“真不好意思，让前辈等晚辈了。”厉先生微笑
道：“没关系，前辈就要走在前面的。 ”之后我
参与了他们三位的讨论。中午，厉先生有事要
先走。 离开之前，他在本子上记下我的名字，
并问了我太太的名字。 看我诧异， 石军先生
说：“厉老要送诗集给你， 因为是纪念老人家
金婚的诗集， 要以先生和夫人的名义联合赠
送，所以要写上你太太的名字。 ”

厉先生走的时候和我握手， 并重复了一
遍我的名字：“冉永平，小冉，我记住了。 ”

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两卷本《厉以宁诗词选集》，扉页上先生亲笔
题字：“冉永平邓艾跃贤伉俪惠存，厉以宁何
玉春赠。 2013.7.6”。 书中还夹着一张全国政
协的便签， 上面也是先生清秀干净的字迹，
写着我的地址以及自己的地址和落款，还包
括邮编。 显然，这页纸是方便快递公司写地
址用的。

厉先生是当今经济学界泰斗， 还担任着
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平日学术活动、公务活
动非常繁重， 而且先生今年已经 83 岁高龄，
然给我这样一个新结识的晚辈赠书能如此周
到，让我非常感动。 而此后的几个月，当我读
完全书 600 多首诗作， 对先生深厚的学养和
国学功力更是叹服。

情到浓时自然清

厉先生在诗集后记中写道， 两卷诗词是
为了纪念 50 年金婚而选编。全集共收录作者
从 1947 年到 2008 年这 61 年中所撰写的
666 首诗词。

厉先生的诗， 正如他的诗句：“诗是沉思
词是情”，每首诗词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
者对亲人、对国家浓厚的情怀和对人生、对社
会深刻的思考。

作者的本行经济学需要的是冷峻和逻
辑，而作为文学的诗歌需要的却是激情，没有
情感的诗只能是文字游戏，无法打动人。而作
为经济学大家的作者， 他的诗词却是以情感
人，以情动人，这也是作者的诗能透人心脾的
最主要力量。

比如，作于 1951 年的《长相思·别母亲赴
长沙》：“早盼晴，晚盼晴，诚意盼来暮雨停，送
儿远道行。左叮咛，右叮咛，今古江流有浊清，
铭心慈母情。”据注中介绍，这是作者 1951 年
带着铺盖卷和一口小箱子， 乘小木船赴长沙
赶考，母亲带 6 岁的弟弟到码头送行的情景。

寥寥 36 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把母子深情展
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纪念金婚的诗集， 其中更多的是作
者写给何夫人的情诗。情诗贵在情真，否则就
是矫情，甚至会矫揉造作。 而作者的情诗，由
于充满真情实意，因此像一壶醇醇的老酒，看
似清淡朴素，喝起来却让人回味无穷。

“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
晨。 ”这首《16 字令》是作者寄给何夫人的信，
全词无一情字，但爱侣间相思之情跃然纸上。
而 1958 年所作的《人月圆·题结婚照》则是另
一番“家常”味道：“辛勤手织毛衣绿，今日代
婚纱。素妆淡抹，胸前点缀，一朵红花。平房砖
地，小窗剪纸，装扮新家。 明晨离去，银河无
路，地角天涯。”这些看似日常琐碎的词句，却
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时代感很强的情感画卷，
相信所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读后都会产生
强烈的情感共鸣。

思到深处语亦平

然而， 厉先生的诗情还不仅仅体现于儿
女情长，更有他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的思
考和知识分子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读他的
诗词，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与国家、与民族同
呼吸、 共命运， 这可能就是作者所说的 “沉
思”。 因为,只有思想之火才能淬炼和升华情
感，使诗歌具有宽度和厚度。

比如，1959 年的《七绝·河北农村所见》：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

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后两句是巧改
辛弃疾的名句，体现了作者对“大跃进”时代
的关注和忧思。 而 1966 年文革中的《七绝·
无题》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担忧之情更加强
烈：“春来冬去总蹒跚，桃李偏逢六月寒。 急
雨打窗残梦醒，落花容易再开难。 ”作者在注
中介绍，这首诗作于 1966 年 6 月 2 日，是作
者从外地参加“四清”奉命连夜回北大时有
感而作。

之后一年， 作者被送到农场强制劳动改
造，此间的多首诗词，反应了当时作者对时局
的忧虑以及个人命运的遭遇。比如“今夜方知
提笔难，晨霜不觉寒。 ”（1967 年《长相思·无
题》）“湖边好景已难留， 相对无言做楚囚。 ”
（1968 年《七绝·再记北大红湖监改大院》）就
是文革中作者心情和境遇的真实写照。

历史翻过黑暗的十年， 中国终于春回大
地， 这时候作者的心情也雨过天晴， 豁然开
朗。十年之后同样一首《七绝》，心情已经判若
两人：“日升日落孰为先，月缺并非月不圆。山
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 ”这首诗是
作者 48 岁生日所作，虽然其中流露出一丝岁
月蹉跎，但全诗毫无惆怅之感，相反充满的却
是对国家、 民族以及个人未来前途和命运的
乐观和信心。

随着作者步入中年进入老年，作者的诗
风更加平易中透出睿智。 其中，既有老骥伏
枥的志在千里，更有对人生了悟后的洒脱豁
达，可谓进得去，出得来。 我认为，作者中晚
年特别是晚年以后的诗又上升到一个更高
的境界。 比如：“多年劳累非虚掷，往事堪思
一笑中。鬓白不为闲话扰，加鞭纵马对西风”
（2005 年 《七律·从教 50 周年暨 75 岁生日
自叙》）。 这样的诗句既有陆游、辛弃疾的豪
迈进取，骨子里又不失李白、王维的超然和
洒脱。

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词是先生 77 岁生
日所写的《浪淘沙》，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梦里过荒丘，寒意飕飕，醒来小院却温
柔。不是阶前花未谢，心正无忧。人世似江流，
好景悠悠， 此行何必再寻舟。 遥望波涛东逝
去，方到中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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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沉思词是情
———《厉以宁诗词选集》小记

□冉永平

泡面，是我班王志鹏同学的外号，同学
们都叫他泡面哥，因为他一日三餐几乎只吃
泡面，对于这个绰号，他自己也不辩解什么，
只是涩涩地笑笑。 泡面哥的泡面和其他同学
的泡面不同，很多同学也喜欢吃泡面，但他
们吃的是那种昂贵的大桶面，里面有好吃的
佐料包，撕开包装，倒入滚开的热水，那诱人
的香味便弥漫整个教室， 让人舌下生津，而
泡面哥吃那种方便面厂打扫出的散碎的方
便面，碎碎的放到碗里，冲入开水，也飘出一
股缭绕的香味，吃起来却没有桶面那种淡淡
的优雅。

同学们说， 泡面的父母都常年在外地打
工，有着不菲的收入，经常见泡面的叔叔去给
泡面领钱， 每次领了钱都如数交给泡面做生
活费。 同学们也纳闷，照理说，泡面的生活可
以很奢侈，就算他喜欢吃泡面，也应该吃那种
在同学的眼里上档次的桶装面， 而不是吃这
种让邻居从方便面厂捎回的碎面， 看他每次
吃的香酣，我也没放心上。

泡面哥学习不是很坏，属于不上不下的
位置，有时也吊儿郎当，不把学习放到心上，
也曾苦口婆心，也曾动之以情，却不见多少
效果，一次偶然的事故，让我对泡面哥刮目
相看。

班里有两个调皮的男生，恶作剧，把泡面
的日记本藏在了一个女生的书洞里， 引起了
泡面和那名女生的纠纷， 女生委屈得泪眼婆
娑，一个劲地辩解，证明日记本不是她拿的，
泡面却不依不饶， 经过一番对同学们的详查
细审，那两个男生终于承认了错误，洗清了那
个女生的清白。

事情虽然平息了， 我却对王志鹏的日记
本产生疑问，一个日记本，至于那么紧张吗？
是不是里面隐藏着早恋的信息， 凭着班主任
的敏感，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本惹祸的日记本
进行审查。我用试探的口气说：“王志鹏，你日
记里有什么秘密，能让我看看吗？如果你觉得
不妥就算了，老师也不强求你。 ”

泡面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日记交到了
我手上，我打开日记，里面满满的是时间记
录和数学题，“某年某月，妈妈寄来一千元，
并和我通了电话，爸爸妈妈忙，不能回家陪
我 ，要我好好学习 ，听爷爷奶奶话 ，我装作
很快乐，一点也不想他们。 ”下面是滴滴泪
痕 ，看得出 ，孩子是用思念的泪在写日记 。
翻过这页 ，是一道数学题 ，300 元 （生活费 ）
+50 元 （学习用品 ）+200 元 （爷爷奶奶的营
养费）+50 元（给奶奶买了一身内衣）+50 元
（给爷爷买一桶酒）+350 元（给奶奶买治哮
喘的药）=1000 元。 看到这里， 我不敢往下
看，我怕我的泪砸穿孩子的尊严。 多么温暖
的数学题，教了这么多年数学，第一次感到
数学题原来也可以带着温度。 是啊，一千元
等于孩子的饱暖加爷爷奶奶的健康， 一千
元，却买不来孩子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一千
元，买来父母的心安，却买不来孩子内心亲
情的缺欠！

泡面， 这个可爱的孩子， 多么缜密的心
思， 多么乖巧孝顺的孩子， 在他坚强的内心
下，是多么渴望亲情的抚摸，那嘻嘻哈哈的外
表下，留下的是思念的斑斑泪痕。他们那幼小
的心灵里，始终有块荒芜的情感空地，那是无
法用金钱填补的亲情欠缺！

第二天，我带着沉重的心，踏上了去泡面
爷爷奶奶家的征程。

泡面的眼泪
□王忠美

对于国人而言， 御膳似乎是舌尖上的最
高境界。 事实上，正是因为御膳过于神秘，所
以人们才会对其有各种想象。

但御膳真的好吃么？
首先说原材料， 御膳的原材料从现在看

并不珍贵，原因是，交通不便且菜量需求大。
许多山珍海味无法保鲜运到， 干脆就不去采
购， 而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按照标准做出几十
道菜，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尽可
能地做出更多种菜。 当时皇帝的伙食标准是
这样的 ，每天盘肉 22 斤 ，汤肉 5 斤 ，猪油 1
斤，肥鸡 2 只，肥鸭 3 只，菜鸡 3 只，白菜、芹
菜、香菜和韭菜共 19 斤，萝卜 60 个，瓜每种
一个，苤蓝及闭蕹菜 6 斤，葱 6 斤，酱和清酱
各 3 斤，玉泉酒 4 两，醋 2 斤，牛奶 100 斤，乳
油 1 斤，香油 1 斤，白糖核桃仁黑枣各 12 两
……这些东西皇上连十分之一都吃不了。

根据清朝留下的御膳房菜单， 御膳中有
三分之一到半数的菜是各种做法的鸭子，因
为北京鸭本来就是京畿地区的特产， 鸭子全
身都能入菜，做法多样，能够凑数。 若是天天
吃，顿顿吃，一天吃三顿，不厌烦才怪。

另外，皇上一日三餐只有时间段，却没有
确定的时间点，他想什么时候吃，你就得什么
时候喂他， 吃饭地点也可以在偌大的紫禁城
里的任何地方，那么饭就得提前做好，提前送
去。 但是， 当时紫禁城里一无冰箱二无微波
炉，没法对菜品长期保存和临时加热，于是就
只能做好后一直用小火煨着， 什么时候皇上

想吃了，什么时候就送上去。
说实话，一道菜好不好吃，关键问题不在

于是拿什么做的，而是在于怎么做。不管是什
么珍馐，被煨着那么久，早就煮烂了。 皇上自
己也知道这点，基本上从来不吃御膳，而是吃
后宫嫔妃们献上的菜，当时，妃嫔的宫中都各
自有小厨房，自己另做饭，她们也不吃难吃的
御膳房“大灶”。毕竟，贵妃们年幼时都出生在
高官贵胄之家，当大小姐的时候见过大世面，
舌头娇气，和从小生在帝王家，其他口味伙食
都没吃过的皇上不一样。

即便是勉强能下咽的饭菜，皇帝也不能
可着劲的吃。 清朝有个规矩是 “菜不够三
口”，任何一道菜，皇帝不能吃超过三口，据
说是为了防止官吏们知道皇帝的口味，献菜
献媚。 如果皇帝一道菜吃了三口，身边就会
有太监喊一声“撤”，十天半个月，皇帝都别
想吃到这道菜。 对于这个，皇帝本人也无可
奈何，你可以拿太监出气，但没法改变先祖

定下的规矩。
不好吃又吃不饱，就这样的御膳伙食，却

要花钱如流水。皇帝伙食费的大部分，甚至相
当数量的定例食材， 都被御膳房及其上级部
门内务府的大小官吏中饱私囊了。 清朝皇家
开支从程序上不直接动用国库， 而是使用内
务府收入，内务府收入来源多种多样，除了自
己做生意，出租土地以外，还有来自于盐业和
户部拨款。 内务府到底一年收入几何迄今是
笔糊涂账， 当时都算不清楚的事情现在就更
算不清楚了，不过千万两级别肯定是有的，堪
比一富庶大省。

关于内务府，有这样一则轶事。道光皇帝
爱吃粉汤，便下令御膳房给自己做粉汤。按说
皇帝御口金言，圣旨一下谁敢不执行，可在吃
这个问题上就不是这样。 道光咽了好几天口
水，一顿饭的几十道菜里，连粉汤的影儿都没
看见， 把内务府官员叫来质问。 官员一脸无
奈，没钱没人怎么做粉汤啊，道光大惑不解，

一碗粉汤的钱堂堂内务府凑不出来？ 内务府
的答复是，要专门成立一个做粉汤的部门，下
面还要分设做粉的， 做汤的， 烧水的一干部
门，设置诸多编制，再算上各种原料，皇上吃
上粉汤大概一年要六万两银子。 五万两是人
头费，一万两是原料费。

六万两银子，比《红楼梦》贾家有湖有山
的大观园的总造价还高， 按照内务府的会计
制度，粉汤比大观园都贵。当时一个郡王的丧
葬费，不过才五千两银子，御膳房贪腐之狠，
可想而知。

不过道光也不是幼年登基，一辈子没出
过紫禁城，没见过世面的主儿，熬到 32 岁才
混到皇帝级别，前门大街也是逛过的。 他想
了一个办法，每天两个铜板，让内务府派一
个小太监，去前门大街买回来就行。 过了几
天，粉汤还是没有，道光急了，你们这些人连
买个东西都不会吗？ 内务府的答复是，找了
好几天， 整个前门大街都没有一家卖汤粉
的，过几天准备全城去找，再找不到可能要
去外地出差， 届时需要报销一下差旅费，只
有一事请示一下，太远了端回来的就不好吃
了。

前门大街真的没有卖汤粉的吗？ 怎么可
能，皇帝不吃老百姓还想吃呢，内务府把汤粉
商贩都给赶跑了。

道光皇帝最后到死都没吃上自己年轻时
爱吃的廉价汤粉。

这就是御膳，你还想吃么？

难以下箸的御膳
□舒 年

你是真正的勇士

你听过胡笳的悠扬

你见过金戈铁马的铿锵

你活着得到了千年的沐浴

你站着见证了千年的历史

你躺着还有千年尽情地回忆

你与漫漫黄沙对抗

你在茫茫戈壁驻防

你昂首蓝天在问

你凝视星空在想

我知道你的期盼

更知你久远的心思

你是多么渴望在你的脚下

能够长出新绿

永为你高挚的旗帜

（注:沙漠胡杨，又称英雄树，它活千
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

沙漠胡杨
□武保军

很少有的天天晚上盯着看，50 集电视剧
《咱们结婚吧》一集未落。看罢感慨万千：敢情
这会儿子一桩寻常婚事竟折腾到这份上。 尽
管是文艺作品，也源于生活。 50 集有点长，可
分上中下，分别为《咱们恋爱吧》、《咱们结婚
吧》、《咱们生孩子吧》。

父母为儿女找对象，光天化日，相互通报
条件，货比三家，看似有些庸俗，我看却挺好。
直来直去， 省得谈上了再刺探情报般勾对方
说出实情。再就是底牌好亮无需讳言，往下就
看缘分。 不像我年轻时，搞对象跟审干、当兵
似的，两个硬项，一是家庭出身，二是政治面
貌。 像我老何，大学生，身高 1.76 米，体重 64
公斤， 宽膀细腰， 文能成诗撰文写隶书曹全
碑，武能扛二百斤麻包双手使锄，打靶 10 枪
从掉不下 95 环。就这样，一介绍对象，别的人
家都没的可说，但一深究那两条，咱就败下阵
来。 当然，老何也没打光棍，后来遇见现在的
老伴，她不问那两条，我也不问她，就成了。只
是之前因此屡屡碰壁，叫人怪伤心的。

像这部电视剧里的果然、杨桃等，可得感
谢新时代，搁当初，你俩就是好的超过罗密欧
与朱丽叶，一旦一方政治上有“硬伤”，就很难
走到一起。 而且，当时结婚得单位开证明。 我
去开，先过支部关，书记问她家怎么个情况。

我说不知道。 支书说你还不是党
员，你是要进步还是要媳妇？我问
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说实话。 那
好， 我要了好几年进步也没进了
步，容我缓缓，这会儿要媳妇吧。
可能是一看咱老大不小孤身一人
月月饭票都不够吃， 支书终放了
一马。 然后还得再过单位盖公章的关。 想一
想，那年月搞对象，容易吗！

结婚的场面，本剧中是洋式的。十多年前
我女儿结婚，就办得挺热闹，先穿婚纱后穿中
式红装。而这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则是不
敢想的。上世纪 70 年末 80 年代初，谁家要准
备办婚事，得提前半年做饭不敢放油，攒着。
当时天津每人每月半斤，河北三两，为此民间
都出了打油诗，“为什么扣我二两油？ ”1978
年初我妈告诉我有十斤豆油，可以做一桌席，
年前我才办了喜事。

虽然说那时讲究革命化， 结婚互赠红宝
书，但毕竟也学了点历史，就暗想古时候结婚
还骑马坐轿，如果那是水深火热，我倒宁愿水
里火里走一遭。最可乐的是送镜子，四周全是

四海翻腾五洲风雷的画面， 就当中那点地方
能照人，却非用红漆写两行字，祝贺谁谁成为
革命伴侣，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弄得天
天照镜子还得找角度，不是眼睛让“斗”字挡
了，就是耳朵让“批”字遮了。 若俩人一块照，
新郎一准藏在非洲后面去。 当时贺礼多为暖
瓶脸盆枕巾还有痰盂，到夜里想用了，一看痰
盂上印有红旗啥的，这哪敢使，再使出政治问
题，憋着吧。

本剧中用很大篇幅写要孩子。 这事在现
在成了大事，为此还全家一齐上阵。依我看这
是为剧情热闹，过于夸张了。除了个别的因身
体有毛病怀孕困难，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
就如蔡明在小品饰演黄花菜所言：“这很方
便”， 可不至于还得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去。

谁家的公鸡不打鸣，哪家的母鸡不下蛋。水到
渠成，应该是人类繁衍最自然的过程。

领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 这是时代的进
步。当初不行，不在众人面前走个形式，是绝对
不敢凑一块的。 否则组织肯定出面：这影响多
不好。 说我们有证了。 说有证了也不行。 至于
说家长很自豪地对众人说女儿怀孕了，这在当
时这妈一准是疯了，存心要毁了小两口。 妇产
院里，有一病房专门为未婚先育设，护士态度
极差。生我女儿时，别的房间没床，情急下进了
这屋。护士爱答不理说三道四没鼻子没脸。忍
了两天我弄清急了：我们可是领了证的正式夫
妻！ 护士出去一趟，回来脸色就变了。 转天出
院，我送她一句：你干护士可惜了，该做政工。

就让生一个。 反正我们也不来了。

相
亲

结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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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申

如果要在山城和雾都之间对重庆定位，
您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取舍呢？

这是一个偏执的问题， 对这座城市来说
两者本来是和谐并存的， 可我还是愿意把两
者分开看待。现在的重庆绵延扩展，都市早已
超越了山地的概念，但“雾”一直是重庆没有
改变的容颜。

第一次印象深刻的重庆之行是 20 多年
前，从沙坪坝去南岸区寻人，本以为区政府怎么
也该有一幢像样的楼什么的， 结果远行田园。
问路稻田边，原来已经过了几十里地，回返才知
道那个我们经过的、像个小集镇一样的三角地
就是“南岸区”。 彼时的山城多拥挤在两江之间
的山坡上，的确名至实归。 回程走的是过江索
道，想一览山城风貌。 雾锁长江，高悬之上迎接
双眼的也是雾都，除了雾，看不清山城的模样。

实际上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速度之快使
得人们很难看清楚城市的模样。 昔日跨江索
道的终点就是解放碑， 曾经高大的重庆解放
纪念碑，如今完全被环绕的商业楼宇覆盖，置
身解放碑， 在商业的繁华和多彩的灯光里几
乎寻不到雾的影子。南岸和江北高楼成片，渝
中区的旧屋也多被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替

代，沿长江南岸的滨江路美食云集，有谁还记
得防空洞中炭火映红的赤膊食客？ 朝天门码
头的石阶也终于被水泥掩埋。 记得有一年我
曾在絮毛一般的丝雨中驻足码头， 文雨轻飘
却不湿衣衫，烟雨中雾、江一色，行色匆匆的
挑夫和商旅在我的眼前鱼贯穿梭， 雨水洗刷
下的石阶不留下一丝他们的印迹。 这个唯一
让我留恋的旧貌如今只能和老照片一起藏身

记忆中了。 如果一定还要找寻仍然存留的风
景，大概只有山城的夜色了。

最近的十多年里我时常有重庆之行。 初
时热情的重庆人必然推荐山城夜景， 因为山
城夜色的诱惑我也去南山北望过几次， 很不
巧，每次不是夜雨就是起雾，沿江灯火阑珊、
沿山星光璀璨的画面总是不能清晰奔来眼

底，待到心中的图画构筑完毕，我也就不再想
夜景的事了。

现在想到重庆，有时候我想到的是桥。过
去需要索道和轮渡过江的重庆， 现在的跨江
大桥密布嘉陵江和长江， 据说重庆雾都之外
还可以被称为桥都， 不过我想到的桥只有一
座，那就是“春、夏、秋、冬”守护的长江大桥。
“春、夏、秋、冬”是两男两女雕塑，“春、秋”为

女性。“春、夏”分立北岸桥头两端，“秋、冬”矗
立桥南。 上世纪 80 年代，这四座除了一根飘
带全身裸露的人体塑像面世的时候， 前卫的
重庆给了国人巨大的冲击， 之后不得不给他
们穿上外衣， 好在时间很快又脱去了他们的
外衣。因为这些因素，有一年行车过江时我特
意在桥头下车，去看脱了外衣的少女“春”，还
是雾，“春“的线条、光影和细部都看不清楚。

话说回来，之所以想到桥，并不是因为少
女的酮体， 而是基于敬佩展示酮体的重庆人
的观念，他们居然领先了那么长的距离，几乎
让绝大多数国人都汗颜。 这种观念并不是今
天才有的， 川江上船工无畏的闯劲已经很多
年了，想到这些，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民国船王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会从重庆走出来。

此外， 我也会想象当初能够成为陪都大
约也是因为雾———山是挡不住空袭的。

由于身体的变化， 近来我对空气的反应
格外敏感， 一旦雾霾蔓延， 身心都会觉得憋
屈。 今年 12 月初再到重庆，当晚电视里说上
海 PM2.5 超 600，雾霾区域遍布长江、黄淮流
域。 第二天早上走出宾馆到重庆市人民大会
堂广场上看锻炼的人群， 薄雾中那些舞蹈者
并无异象，我有些纳闷。 其后去见朋友，问及
雾霾，想不到重庆的土著都说好很多了，看我
有异议的眼神， 朋友提醒说：“你不记得那年
去重钢了？空气中都有硫化物的味道。“是啊，
可能是我过于敏感吧，不过我并不确定。其后
在去酉阳的路上， 我又问了同车前往的重庆
市委宣传部的刘亮和李丹， 他们同声告诉我
说，确实好了很多，这些年主城区不仅将主要
的污染工厂分散搬出， 而且重建时在环保上
要求更高，新的产业也是环保第一。跟着强调
说我们前往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生态的重庆。
后来的行程果然如他们所言。

回到重庆雾依旧， 消除了心理误读的我
仿佛可以感受到雾中的湿润， 这使我想起歌
乐山上雨丝中清新的水雾。

透过雾色看重庆
□欧 阳


